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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二爸传奇
□秦维

牛家坝人过年喜欢玩龙灯，据说

他们祖上玩蛟龙过海时叠过10张八仙

桌。牛家坝玩龙灯还有说吉利的习

俗，就是四处拜年时说一些恭维和祝

福之类的吉祥话，以讨主人欢喜后赏

点东西。

在牛家坝，吉利说得最好的要数牛

二爸。早年间他读过私塾，懂点“之乎

者也”。说牛二爸吉利说得好，主要是

他能“见子打子”，看到啥说啥。牛家坝

人把牛二爸吹得神，说鬼见了他都畏惧

三分。提起这事，牛家坝的大人小孩都

会讲些他与鬼的故事。

说有一回天擦黑，牛二爸在镇上喝

得烂醉回家。刚走到七步岩，他一头栽

倒在地，晕晕乎乎正要睡去，突然周遭

树木草丛中阴风四起，寒气逼人。待他

醉眼一看，只见不远处一身高丈二、眼

放绿光的恶鬼朝他飘了过来，吓得他顿

时酒意全无。

那恶鬼步步逼近牛二爸，问：“前面

可是牛家坝的牛二？”牛二爸半坐半躺

在地上，哆哆嗦嗦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那鬼说：“听说你吉利说得好，如果今晚

上能把我说欢喜，我就背你回家，否则

就把你推下七步岩。”

牛二爸一听，前胸后背直冒冷汗，

心想撞见真鬼了。那恶鬼见牛二爸鼻

涕、冷汗流了一脸，气不打一处来，不由

分说便朝他扑过去。牛二爸心一横，右

手朝天一举，一声“且慢”，吉利话便夺

口而出：“鬼爷鬼爷是好人，交个朋友成

不成？今晚如放小弟走，明日香烛敬孤

魂。鬼爷阴府尽享乐，无聊请进小弟

门。好酒好肉招待你，早日得道下凡

尘。”

恶鬼一听，还真笑了，背起牛二爸

就往牛家坝跑……

牛二爸玩龙灯还有一绝，就是拆

字。拆字本来不是牛家坝祖上传下来

的习俗，只因牛二爸名声太大，别人总

是想方设法为难他。拆字类似于今天

的智力游戏，一般由主人用蔑条在地上

摆一行字，拆字人要一根不多一根不

少、一根也不能折断地摆成另外一行

字。拆成功后，自然好茶好酒好肉款

待，反之就要被人轰着撵跑，从此声名

扫地。

方斗山脚下的王家湾有个王姓的

龙灯班子远近出名，他们总想着与牛二

爸一比高低。有一年，王家湾专门派人

到牛家坝，邀约正月十五晚上搞一场龙

灯会。牛二爸觉得这是好事，欣然应

允，不到天黑就带着人马过去。哪知，

刚走到王家院子的大门，一眼就看见地

坝中间用木柴摆着一行字：“王字倒立

也称王”。

牛二爸一看，心头不禁咯噔了一

下，后悔不该爽快应约。但他不露声

色，尽量稳住阵脚，眼睛死死地盯住地

上那一排柴禾，任凭王家湾的头人热情

招呼，就是迟迟不肯跨进王家院子。

过了一会儿，他把龙灯班子招呼拢

来，自己站在龙头下面，右手朝天一举，

吉利话便夺口而出：“龙灯头上一枝

花。”锣鼓声骤然响起：咚咚，咚锵。“王

牛弟兄是一家。”咚咚，咚锵。“王为首来

牛为命。”咚咚，咚锵。“首无命来成冬

瓜！”吉利话刚说完，牛二爸乘王家湾的

人还没回过神来，手一挥，带着众人迅

速遁入夜色。

后来，大家纷纷埋怨牛二爸那晚丢

了牛家坝人的脸。牛二爸面色铁青，一

言不发，任凭大家指责。好多年后，他

才道破天机说，那行字拆出来是“牛姓

转身不叫牛”，拆与不拆都是自取其

辱。之所以那晚没告诉大家，是担心双

方不服气，大打出手，弄得两败俱伤。

牛王二姓就此结下了“梁子”。好

在30年后，镇里打造龙灯之乡，镇政府

三番五次做工作，才让牛王二姓的后生

们尽释前嫌，共同把龙灯这个民间艺术

打造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说，现在逢年过节，两个龙灯班

子都要轮流坐庄，玩一段“二龙戏珠”，

想来吉利话也说得开心、字也拆得闹

热。一阵狂欢后，每次把酒切磋时，双

方都不忘提起当年牛二爸的逸闻趣事，

或许他正在极乐世界里和他的弟兄们

一起喝酒吹牛。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草

地上。草上沾着露珠，缓慢地在叶片

间跳动。有水的声音，淡淡的。不是

露珠，那里该是一片池塘。这是在我

的高中，我又回来了。一切都让我忘

记这是秋的季节。

那天，我在池塘边坐了很久，一

直到发现日记本不见了。那里有我

的许多秘密，关于春，关于夏，关于

秋，关于即将到来的凛冬。我找了

好久，最后，我朝着紫藤架的方向跑

去。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听见紫

藤架那边也有人跑来，是一个女孩，

她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

你是，XXX吗？我已经忘了我说

的名字是什么。她微微一笑，没有回

答。那种感觉让我羞愧难堪。认错

了人，我支支吾吾地说了很多遍同一

句话，大概是说我病了，我很抱歉。

我走开了，走在一座小石桥上，

突然有许多问题涌来：女孩究竟是

长发还是短发？这座桥的名字叫什

么？我明明都知道，却怎么也想不

起来，我感到焦虑无比。

我找出手机，刚想打开搜索软

件，发现微信图标上有小红点，就点

了进去。是“联系人”一栏，有“新朋

友”加我。“新朋友”是女生，微信名

叫“雨 如”，两个毫无关系的字之间

用莫名其妙的空格隔开。

想了一会儿，我还是同意了好

友添加请求。突然，一个词从我脑

中蹦了出来：仙人跳。这人绝对是

男的。这个怪异的想法驱使我点开

她的微信头像，结果让我更加震惊：

这个女生居然染了发，而且我在校

园里见过她，我确信她是我们学校

的学生。照片里，她身着一身墨绿

礼裙，头发黑绿相间，浅笑着——我

想到了桂花，但桂花不是这样的。

一种不知何处来的愉悦感在我

心中产生。我点进她的朋友圈，却

没有发现一丁点儿新的信息。这使

我既激动又沮丧。我退回到聊天页

面，等待对方发来第一条讯息。讯

息来了：“最近可好？”

这条讯息让我惶恐得几近心

裂。数件往事，在我心头涌起。但我

即刻又想到，她根本不认识我，我也根

本不认识她，我的心如淹没的岛屿。

我不知道该回复她什么，想了

很久也没想好。我尝试打拼音，按

了一个键，却连着出来好几十个字

母。我竭力想把它们删掉，那一长

串字母竟然就发出去了。“撤回”，我

要“撤回”，可就在这时，手机被锁住

了。我很多次尝试打开，除跳出一

个“月”的符号外，只有永远输不对

的密码。

我选择淡忘那所有发生在南方

的故事，和母亲一起来到哈尔滨。哈

尔滨的一切都很好，除了冷。我删掉

了以前的一切，像是一个不辞而别的

人，又像是流浪汉。还会回去吗？

秋，霜降之夜，哈尔滨已在下雪。躺

在床上，我拒绝想起南方的一切。

下雨了。雨滴在我的手机屏幕

上，没有颜色。手机还没有解开。

这时，一声闷雷作响，我快步跑出林

道。我庆幸我跑得飞快，跑回了寝

室。我很累。我想要休息。躺在床

上，我想了好久，时而看看手机屏

幕，尝试开机，屏幕里跳出一朵不认

识的花的图案，然后迅速消失。

我开始想到那个女孩的名字，

墨绿色，雨。那个名字就像一张墨

绿的网一样罩着我。我听见室友们

都回来了，大笑着聊着天，这让我更

想流泪。当我掀开被子，那个女孩

就坐在我的床沿。她没有穿那身裙

子，只是套着幽蓝的校服。我们没

说话，她只是微笑着，我应该也是。

一个声音把我的目光引到左

边：年级主任站在寝室门口。他径

直走进来，紧紧地盯着我。我已经

没有时间去藏手机了，还有那一场

墨绿的雨。

那天，我说了很多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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